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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两会已经结束，海洋强国话题备受两会代表
重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海洋经济，引爆了国民对海洋
的超级热情。

除去在海洋城市工作生活的人，普通人对海洋的认
识，来自对海洋旅游的认识。我第一次看海是在北京工
作后去秦皇岛市看海的。老龙头是著名的长城，从山峦
延伸到海边，靠秦皇岛海边缘的文化遗址。站在高大结
实的城墙上，看着前方蔚蓝的大海，这个感觉和身处长
江和大湖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同。白色的浪花在脚下
不停地喧哗，天空蓝色澄碧，大海也是蓝色的，海天一
色，让人的身体仿佛被海水内外洗涤。远处天际线还有
船舶的桅杆，空中荡漾着海鸥的叫声和飞翔的身影。海
空巨大，人在微小处，思虑一刻不停地闪烁。

后来，我去过天津市、辽宁省大连市、福建厦门市、
海南省海口市三亚市、浙江杭州市、广西防城港市，以及
欧罗斯、加拿大、马来西亚的部分海洋城市，把脚伸进咸
涩的海水，对海洋有了更进一步的感性补课认识。我认
为，这样的认识还是非常重要的。当然，科学认识海洋，
更不可或缺。

我国有过古典辉煌的海洋文化。《山海经》等文化书籍
表明，远古时代我国曾经对于海洋有过特别高的认知。明
朝时期，随着郑和大船队下西洋，我国的海洋技术水平处
在那个时代的一个巅峰状态，引领着世界海洋文化。

当代大国发展离不开对海洋充分的利用。在党校
课上，我曾经认真地学习了现代大国崛起的课程。英
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日本、俄罗斯等海洋国
家先后崛起，都离不开对大海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
当一些海洋国家崛起之后，不是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
荣，而是采取掠夺的方式行使海洋霸权，这让人感到非
常愤慨。某种意义上，所谓一部现代史，就是一部海洋
霸凌史。我尤其想起近代中国曾受到海洋大国的欺凌，
两次崛起都受到邻国无情打断，这让我多年的激愤一直
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当然，冷静下来思考，我认为我们还是需要踏踏实
实打牢海洋基础，发展自己的海洋经济，快速让自己从
海洋大国成为海洋强国。

传统上，中国被称为大陆性国家，这不是一个准确
的说法。我国的国土面积，除了常说的960万平方公里
的陆地面积之外，还有300万平方公里可管辖的海洋国
土。因此，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
国。以前提到中国海洋资源情况，报刊总以海岸线长度
作为重要数据进行排名。其实，海洋的面积是一个更重
要的指标。从拥有海洋资源的绝对数量来看，我国海岸
线长度为1.8万公里，居世界第四位；大陆架面积位居世
界第五，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面积为世界第十。毫无疑
问，我国是一个世界上非常重要的海洋资源国家。

资源大国不必然是资源强国。要把资源大国变成
资源强国，需要经过现代化的升级考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已经全面重视海洋资源管理
工作。一方面，牢固树立了海洋大国思维，提升海洋在
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全方位建立海洋管辖能力，维
护自身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重视海洋科技、海洋经
济、生态建设。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和崛起，曾经带动了
中国经济起飞；现在海上“丝绸之路”，联动江河湖海，打
通陆地经济，有力带动中国经济发展；海南岛自由贸易
区建设，提高了国际海洋贸易标准。东中西部地区海洋
经济合作已经深度融合，海洋经济不断深化，向宽度、广
度、深度发展，我国处在一线海洋强国的状态已经属于
不争的事实。

著名作家梁衡曾经在福州看过大榕树下的老船厂
遗址，他一下子触摸到百年前的中国海洋期待。他在
《沈公榕，眺望大海150年》一文中写道，“历史竟是这样
的浪漫。在祖国的西北大漠和东南沿海，各用两棵树来
标志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左公柳见证了新疆的收复，沈
公榕却见证了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沈葆桢带头栽下
了第一棵榕树，然后挥笔写下一副对联，悬于船政衙门
的大柱上。”这对联就是：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
事；致九泽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说实在的，如今我国的海洋军事、海工科技、海洋经
济、海洋文化、海洋生态建设水平远远超过了沈大人当年
的期望值，但是作为全球海洋重要和平和发展力量，我国
的海洋整体实力和水平还远没有达到历史的最高峰。

我总隐隐感觉，美丽的中国海洋诚不辜负千百年来
一直深度欣赏和保护它的民族。如今，我们禁捕重要海
洋生物和禁采海底资源，还在海岸边种植红树林，控制
入海江河的水质，让海洋有合理生息季节，不断得到标
准越来越高的保护，我相信海洋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更多
的回报。同时，我们正在让海洋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

“平地”，跨过这个和平海洋，人类将拥有更好的未来。

海洋喧哗天空蓝

刚入夏时我们回了趟老家。老宅子
掩映在一片茂密的竹林，左边是枫岭
山，山不高，绵长，宛如一条游龙盘亘
一侧。山上密密麻麻长满了青桐树，兔
子野猪和凤尾鸡自由地穿梭其间，天气
晴好的日子，它们会下山到地里找食物
然后去河里饮水，当然，兔子是不会忘
乎所以地和野猪结伴下山的，倒是凤尾
鸡毫不在意，总是高傲地盘旋在它们的
头顶，扑棱了翅膀自由地飞翔。

宅子右边是凤化河，河水从远处的
卢家岭和更远处的枫树蔸逶迤而下，在
两个小水库积蓄力量后翻越滚水坝一
路高歌在桥头堡汇合。每到雨季，河
水就会暴涨，恣意的河水挟裹着各色
物件呼啸而过，把河岸里的树木冲得
七零八落。大水过后，河道瞬间又恢
复了温文尔雅的风姿，袅娜地俯卧在
侧旁，和枫岭山窃窃私语，一幅恩爱
缠绵的模样。

我们回去，不是要寻找老宅的物
件，而是去种菜。

花了几天的时间把屋前屋后的灌木
野草清除，又在集贸市场买了时令蔬菜
的种子 我们兴致勃勃地开始播种。

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不种不知
道，原来有讲究。比喻茄子有长条紫
茄，有圆球白茄，风味口感不同。辣椒
有辣的有不辣的，有做佐料的朝天吼，
有凉拌或腌制的肉椒。西红柿有水果小
西红柿，有做菜的大西红柿。于是，每
个品种种一点。结果二百多平方米的空
地种下了茄子、辣椒、黄瓜、西红
柿、豇豆、苦瓜、南瓜、冬瓜、丝
瓜、高粱、玉米、黄豆，还见缝插针
种了十株无花果，四棵蓝莓，两棵葡
萄。原本蒿草丛生的院子在短暂的空
寂后，又挤满了各色植物，简直令人
眼花缭乱。播种完了，紧随其后的是
除草和浇水，这让我们不得不时常奔
波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有朋友说打除
草剂吧，这样来回折腾够买多少菜
了。我们便笑了：哥种的不是菜。朋友
们也笑了。是啊，当吃饭已经不是问题

的时候，怎么吃又成了问题。
刚开荒的时候，村干部以为我们准

备回来盖房子，有事没事总要蹚过河来
看看，对我们的种菜说辞压根不信，我
们只是笑笑，不多解释，直到菜地里纷
纷长出菜来，老宅子依旧静默地伫立在
风雨中，干部的心总算放进了肚子。

老宅子并不算老，是拆了真正的老
宅子后，用旧砖旧瓦重新盖的，这也是
那个时代农村特有的建房方案。时光流
逝，我们这代人也快六十岁了，不过，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记忆是年轻的，宛
如流星，在一闪而过的瞬间已经彰显了
曾经的过往。

老屋如此，人心亦如此。为了种
菜，为了浇水，在淘宝上搜索水泵，淘
宝推荐了充电水泵，买回来果然不负所
托。结果浇水也成了一种乐趣，把充足
电的水泵放到河里，按下开关，水瞬间
就从水管里喷涌而出，那一丝丝的阴凉
便弥漫在空中，经久不散。

这才是我梦想已久的生活。

梦 想 的 生 活
王小冰

午后，春光与春风纠缠着徜徉在江面上。几
只翼展开阔的大鸟往来横掠，白色的羽翼粘满细
密的金粉，轻轻一抖，金光漫天。

郑谷站在江岸上，也金粉满身。细风轻轻
撩起他长衫的一角，或许有声响，但是他听不
见。他的眼早已盖压了他的耳，只是那么定定
地看向江面，向前看，向上看，直到视线消失
在浩渺烟波中。

“郑兄，我们，还是回客栈吧。”齐云站立一
旁，揉着刚刚从浩渺烟波里收回的眼睛。郑谷还
是听不见。

“郑兄，费尽周折来一回，就这样回去……”
齐云心有不甘，轻声一叹，“郑兄，听我一句
吧，你即便回去，也丝毫不能改易局势，还置
自身于险地。”

郑谷这回是听到了，眼光却并未移动：“齐兄，
北上的船，何时到达？”柳絮纷纷，附着在他凌乱的
头发上，似乎仅仅这一个午后就让他白了头。

“烟花三月下扬州。”先贤的诗句撩拨了一代
代人的心，郑谷和齐云也不例外。这对好友，
鸿雁传书十数年，还未有过晤面。这一次，他
们谋划数月，费尽周折才来到扬州，本打算要
在扬州悠游、畅饮、漫谈一个月，不料才两个
时辰就要分别。

郑谷午前弃船登岸。齐云早他一天到，定
下客栈后就焦急地等待在码头。二人见面，一
番寒暄，手牵手坐进一家酒馆，要酒要菜，边
喝边聊，好不兴奋。郑谷来自长安，又在朝中
任职，齐云向他打听时局。郑谷放下酒碗，一
阵摇头，又笑道：“眼下尚好，尤其近月来，京
边那些节度使老爷也消停许多，陛下当是无虞，
大唐也当尚能支撑……”

“谁无虞？谁能支撑？你说皇上吗？”一个酒
客大声打断郑谷，“又跑啦，皇上又跑啦！”

“这位客，可不敢胡言乱语！”郑谷正色道。
“说你还是来自京城，是当真不知道咯！”酒

客醉意熏熏，扶着桌子走过来，“皇上都跑了旬日
有余啦。我估摸着，此时不到蜀地，也到了华州，
也或凤翔？哎呀呀，谁知道他这回会跑往何处？”

“左右都是一个跑，跑哪里还不是一个样？”
又一个酒客接过话，满面通红，“想想太宗皇帝，
那个神武，只撵得别人跑。嘿！轮到这子孙，怎
的只有被别人撵的份呢。”突然有哭声起。郑谷
看去，是第一个说话的酒客，伏在桌上，双手扑打
桌面，哭声凄厉。

“哎哟，哭何？这几十年来，皇上跑与不跑，
大唐有与没有，有何不同？可怜长安城的百姓、
大唐的百姓哟。”第二个酒客说着，也抹起眼泪。

郑谷没有哭，推开酒碗，拉着齐云快步走
出酒馆。

郑谷要立即回长安。齐云劝留。他不听，异
常平静地说：“齐兄，我做大唐的官，受陛下的恩，
吃穿百姓衣食，如今大唐有难，陛下蒙尘，百姓遭
殃，我如何能逍遥自在于这三月扬州？我回京
去，即便无丝毫用处，即便身死乱贼之手，也是我
职分所在，也不枉我此生所读之书。”郑谷大步走
向码头。齐云劝他到客栈歇息一夜，明日再走。
他也不听，恨不得有长风可驾，即刻到长安。

日近黄昏，夕阳红如血。风大起来，江涛动
荡，只搅得江面上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一般。几
叶扁舟颠簸摇晃，瑟瑟前行，看上去随时要覆没
江底，永不能翻身再行。岸上，杨柳舞动，柳絮纷
飞，有的落入江中，飘飘浮浮，瞬间不见；有的围
着郑谷和齐云旋转，时而停到这个肩上，时而落
在那个臂上，好像要将他们缠起来，再留下来。

“郑兄，北去之船尚有一个时辰，亭下坐会儿
吧。”齐云拉着郑谷走向江边短亭，“郑兄既然决
定回去，我也即刻离开，回去潇湘。”

“齐兄，好不容易来一回，你过些时日，看看
扬州再走吧。”郑谷向齐云乞求。

“我回乡后，整理家事。这大唐，怕是再
也……我得早做打算，早做安顿。”齐云用手指轻
拂郑谷头上的柳絮，“郑兄，那些人，视人命如草
芥，视朝官如仇敌。郑兄此去，万望万分保重，可
为则为，不可为则万不可强为。”

“齐兄回乡也罢！整理好家事，也为我留一
方安身处。”亭下柳丝长，纠缠着他们，不拂不
去，拂之更来。郑谷紧握齐云双手，眼睛红
湿：“此去，我若还能走出长安，定当南下潇
湘，追寻齐兄。届时，我要与齐兄悠游饮赋，
秉烛夜读，彻夜漫谈……”

晚风送来笛声，是离别曲吗？笛声与柳丝相
缠绕，掰都掰不开，更拂不去。郑谷连忙取出袖
间纸笔，伏在亭椅上，写道：

扬子江头杨柳春，
杨花愁杀渡江人。
数声风笛离亭晚，
君向潇湘我向秦。
北上和西去的船同时靠岸，郑谷收笔，齐云

收纸，二人来不及道别，向各自的船奔去。

向晚离
张爱国

􀳁世情􀳁人间小景

放蜂人在大地上行走，追逐花开的
方向，一路花海，蜜蜂飞满天。放蜂人
走在城市之外，甚至与乡村也保持着距
离。蜜蜂的习性亘古不变，他便也遵从
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度，敏锐感知风里的
花香，不必在意人世的变化。他行走在
阡陌纵横处，出没在山麓林间，在青草
的清芬和花朵的甜蜜里，他关心天气，
关心花事。他是这群蜜蜂真正的王，是
一只穿着衣服的巨大蜜蜂，就像牧羊犬
一般。

紫云英开了，满野都是，放蜂人来
了，摆下几个蜂箱，拉开箱门，蜜蜂就
嗡嗡地飞出来，不需要热身，就嗡嗡地
飞走，一点也不怕生。他就站在那里微
笑地看着，花的紫光映得他有一些诗意
了。他并不叮嘱他的蜜蜂，他相信他
们，他在蜂场的北面，在宽敞的地方
支起他颜色凋敝的帆布帐篷，拉开他
的折叠床，拿出锅碗瓢盆，还有装着
豆瓣酱的细高的瓶子。他下面条，或
是煮饭，蒸一点咸肉，大碗盛着饭，
蹲在门口，也不用坐，望着花开的田
野，吃饭，想心思。

他像是来过多次了，似乎很熟悉，
可又似乎有点陌生。土地是变的，人是
变的，去年见过的老大爷，今年可能就
睡到山上了。去年来看他摆弄蜂箱的孩
子，今年可能就已经远走了。而他似乎
没有变，他也没时间去想这些，有人跟
他打招呼：“又来了？”他微笑：“又来
了，呵呵。”“今年的蜂多些么？”“嗯，
多些呢。”“下面要葱蒜自己揪，吃菜自
己铲，都是地里长的。”那人瞅了一眼他
的蜂箱，扛着锄头走了。

有老人来拜访他。其实也不说多少
话，背着手陪他看着飞舞的蜜蜂，甜腻
的风里，还有一点微寒。他问起北方，
问起更南的南方。放蜂人实在不够有
趣，他说北方也是田地，只是水少些，

湖泊少些，沟汊少些，整个一大片土
地，没遮没拦的，种着一大片麦子，一大
片向日葵，人掉进花里，看不见，找不到，
人太小了哩。椴树好啊，椴树的花好啊，
瀑布一样的，闻一下都醉人。他说他喜欢
他们穿着老棉袄，双手互笼着笑眯眯地来
看他，问他南方的事。他说南方真暖啊，
不冻脚，最冷的那年，他的被子里来了一
只壁虎，他留了它一夜。

油菜花开了，望不到边的金黄。忙
坏了蜜蜂，他们飞满了天空，来来回回
的。放蜂人坐在田埂边，耳边都是嗡嗡
的声音，阳光也响啊，空气都香呢。他
深吸一口气，心里都是香的。他是有点
惭愧的，他似乎是天底下最无所事事的
人，他在花香里做着梦，在音乐里想着
心事。他想起女人，想起这么多年来他
想过的女人，看过的女人，他想起走到
田间向他买蜂蜜的花一般美丽的女子，
他想起自己手足无措的样子。他听过猎
人经过田野时说的话：这个外乡人，守
着甜蜜蜜，过着苦日子哩！

菜花谢了，玫瑰花、小野菊、串串
红相继开了。南方的花谢了，花魂飘到
了北方，在那里开着呢，放蜂人开着他
破旧不堪的车，去追逐花开的方向。他
走的路都是寂静的，绿簇拥着他，鸟鸣
洒满了他的车厢，蜜蜂伏在蜂箱里，有
几只绕着蜂箱飞。直到他开到了鲜花深
处，他才停下来，做一段时间与花为伴
的居留。他是外乡人，住在家里只是在
最冷的冬天，他和他的蜂都休息了。他
给他们买白糖吃，或是剩下一些蜂蜜，
他吃卖掉蜂蜜买来的食物。蜜蜂留不住
自己的甜，他也留不住。他用甜蜜换来
艰苦却又乐意去过的日子。有人说，人
的生命是吃苦的过程。是这样的，可是
吃苦得来甜，是多么让人欢喜呢！谁不
在吃苦呢，可是又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
与甜蜜这般靠近呢？

他汲水，做饭做菜，在鸟鸣山更幽
的溪涧洗衣服，衣服晾在树枝上，风吹
着衣服。多好啊，只是差一个女人。如
果有她陪着伴着，说话，或者闻着花
香，看山间缓缓升起的月亮，听着虫唱
蛙鸣，多好啊！如果有她，也不要她做
多少事，甚至不要她洗衣服，不要她做
饭，只要她跟着他，他的心就不空了，
他就不是外乡人了。

一茬茬的花，一茬茬的蜜蜂，一年
又一年，放蜂人三十了、四十了、四十
五了。有一年紫云英花开时，有人看见
放蜂人的帐篷里走出了一个女人，她个
子不高，眉目清秀，很有福气的长相。
她抖着湿衣服，把它们晾到衣架上，
挂在树杈上，踮脚向上够时，露出了
白白的腰肢。放蜂人正在打着土堰，
然后把板担在上面，就是床了。他劈
柴，露出结实的肌肉。他们说话不
多，常常相伴着看花，坐在花影深
处，他们就忘记了花，而这个世界
上，也没几个人记得有这么一对夫妻，
过着他们平淡而满足的生活。

有人荷锄过来，问：“今年多了一
箱蜂？”

放蜂人笑眯眯地递烟：“是哩！”
“孩子在家？”
“是哩，在上学。”
那人放下锄头，对帐篷里望：“不跟

你们放蜂？”
他笑：“长大了再说，他喜欢就好。”
帐篷里飘出了酒菜的香气。

“放蜂也挺好。”他扛起锄头，“他要
是愿意，就也让他放蜂。”

“是哩。”
“下面自己掐葱蒜，菜是地里长的，

要吃自己铲。”
“嗯。”
那人走远了，一轮满月缓缓地升起

来了。

放 蜂 人
董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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